
評論｜新加坡政治學者莊嘉穎：黃循財勝選，與

新加坡醞釀中的變化

年輕選民能否對執政黨產生壓力？

2025年4月23日，新加坡大選前，總理黃循財在提名中心向選民致意。攝：Edgar Su/Reuters/達志影像

在外部環境動盪的情況下，新加坡5月4日的大選結果反映出來的，或許不是民眾期盼「強人政

治」，而是「穩定政治」——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莊嘉穎，這樣告訴記者。選前，新加坡

媒體整理民眾關心的熱點議題，首當其衝的就是「生活費上漲」，民眾擔憂薪資追不上消費水平，

而包括工人黨、前進黨等多個反對黨，亦在政綱中明確反對政府在通脹背景下提高消費稅。

在執政黨——人民行動黨（下稱 PAP）——永遠勝利的前提下，觀看新加坡選舉，既可以觀察反對

力量作為社會出氣閥的此消彼長，也能看到執政黨作為回應式政權的自我「進化」；而隨著年輕選

民越來越具有相對老一代更「進步」和積極的政治意識，或許也能觀察到選民對政權前進方向的期

待與壓力。

不過，新加坡的選制是否就將如此一步步走向民主化的方向，並非如此簡單：新加坡選制結合了單

選區（SMC）與集選區（GRC），後者在國會中是贏者通拿；而2025年選區劃分後，如同上屆一樣

國會議席增加4席，從93席增加到97席，部分單選區被改為集選區。這次選區劃分在投票前兩個月

才公布，一些反對黨活躍的區域被調整，因此此舉被視為有利執政黨。

除此之外，新加坡官方總是標榜種族和宗教多元，這體現在組屋、選舉等公共與政治制度設計中。

但是次選前幾場牽涉種族宗教的爭議，卻一揭多元和諧表象下社群之間的摩擦。而在李顯龍執政20

年後接班的黃循財，又是一個怎樣的人物，能得到PAP與民眾的青睞？是他的人格與人設更令人印

象深刻，還是其他？

就這些看點，端傳媒與學者莊嘉穎聊了聊，既以新加坡選制為本觀察選票機器的運作，也嘗試理解

新加坡社會中慢慢醞釀著的更新與變化。

反對者

端：在PAP上屆支持率下滑的情況下，黃循財得票率約65%，比2020年高。他為什麼贏這麼多？和

選制有什麼關係？

莊：PAP整體幾年來是下滑，不過他2015有大幅度提升到接近70%，然後是2020年跌到61%， 這

次到接近65%，上升了大概4個百分比。



新加坡的制度是，在國會中拿到大多數席位的最低得票率，需要到約24、25%；（想要）拿到三分

之二絕大多數席位的話，大概要到30%多的得票率。所以基本上，（如果）政黨有足夠的資源競爭

足夠的席位，就會當選。第二，這次選區劃分讓比較有資源的政黨佔了上風，PAP就增加了4席。其

他的政黨，包括工人黨在內，都沒有PAP這樣子的資源。

而PAP本身的黨機器最成熟，包括在對主流媒體、風向的掌控上。黨機器推它自己的一些說辭、文

宣，也比其他的政黨有條理和有管道。在這樣子的條件下，它拿到5、60%，應該是它的基本盤。

所以這次上升只是在4、5個百分比，不過上升還是上升。

那我們可以探討為什麼有這樣子的現象。我覺得以選民的反應來說，他們擔心的是這個區域和世界

的不穩定和不確定，所以他們似乎想把票投給比較熟悉、比較能保持現狀的政黨，包括PAP、（反

對黨）工人黨等。其他的政黨或許沒有給予選民足夠的信心，所以它們的得票率有大幅度的下滑。

我認為這次PAP的得票率上升，來自於除了工人黨以外的在野黨選票的大幅度下滑，甚至（可以

說）某些政黨在這個選戰裏面崩潰了。

2025年4月24日，新加坡大選前集會，工人黨秘書長兼反對黨領袖畢丹星（Pritam Singh）發表講話。攝：Edgar Su/Reuters/達志影像

端：反對黨中也相對「大」的前進黨這次一席不得。反對黨勢力反而是比上一次弱了嗎？

莊：尤其是除了工人黨的小黨。工人黨比較特殊，他的平均得票率還在50%之上，民衆對工人黨還

是有一定的熟悉度和信任，畢竟它在幾個選區裏做社區服務，有很多市政、理事會的工作，工人黨

這方面做得相當不錯。

小黨在非選舉時期其實相當安靜，唯一能對執政黨起制衡作用的，就是工人黨還有前進黨，因為他

們在上一屆國會有席位。

工人黨給選民的印象是做事比較有條理、有計劃，制衡和監督的力道比較到位，前進黨發言也很

多，可是給人的印象似乎是比較零散，發言還沒有一個主軸，所以民眾對他的信任度也沒有那麼

高。

端：新加坡其實有十幾個小黨，小黨之間有沒有考慮過整合？

莊：稍微有一些整合，不過工人黨跟前進黨畢竟立場不是那麼相同。前進黨作為從PAP分出來的一

個政黨，它是希望回歸到一個比較沒有那麼精英的、走到草根的一面。工人黨則把自己定位成傳統

的中間偏左的一個政黨，政治立場在前進黨之左。

工人黨跟別的小黨要有一點區分，他有自己的選票，選舉策略就是鞏固基本盤，建立在東部的支

持、經營選區就好了，沒有特別的原因需要跟其他政黨整合。



2020年7月5日，新加坡前進黨（Progress Singapore Party, PSP）的支持者在競選造勢活動中揮舞黨旗，為大選造勢。攝：Suhaimi

Abdullah/Getty Images

但變成說前進黨位置有點尷尬，左邊的選票就被工黨拿過去，右邊的就被PAP拿過去，它要在中間

找這個定位。雖然說在地理上它在新加坡的西部，而不是在東部，是可以吸取一些選票。不過它們

在經營選區、國會論述方面，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定位，所以人家可能不太知道拿它怎麼辦。

端：確實，根據開票結果，工人黨在東部三個選區獲勝，其他全是被PAP拿下。那麼反對力量其實

有沒有形成具有實際意義的制衡呢？

莊：相當薄弱。新加坡的選票制，雖然說基本上有三成五到四成的選民會投票給在野黨，不過選制

規定下，大概只有10%的國會席位會落在在野黨手裏，得票率跟席位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不對稱。它

們畢竟只有12席 ，可以發問，可是在投票表決的時候，基本上起不了什麼作用。

端：剛剛說到PAP的支持率，從大約70%多掉到60多%，為什麼沒有辦法回到70%的水平？

莊：我覺得現在的選民，尤其是年輕選民，或許會對政黨、尤其執政黨要求比較多，不像以往的選

民，可能很多東西就順着執政黨的意思去做，有點恐懼執政黨，投票的時候會怕。年輕選民比較沒

有這種心理陰影，比較願意去嘗試投票給其他政黨。

這一屆選舉其實有很多民衆對於生活壓力相當不滿，雖然說行政黨之前有推出好幾波的消費券，減

低了一些負擔，不過還是沒有辦法完全平息這些情緒。

端：這次也有兩位獨立候選人，他們的表現如何呢？

莊：他們的得票率雖然不是特別好，不過跟那些小黨差不遠，而且基本上是政治新人。我覺得這些

政治素人和其他小黨吸收的選票，很多可能是因為比較不滿PAP，或者想要提升在野黨的總得票

率。這就跟工黨的選民不太一樣。工黨選民是肯定工黨，而不是投（PAP的）反對票。

端：所以獨立參選人、非工黨的其他小黨，可能更可被視為是對PAP的制衡？

莊：對。

端：那麼這次選舉令你覺得有新意的地方在哪裏？

莊：一個就是在野黨方面，工人黨似乎鞏固了它作為首席在野黨的地位，也表明有它的動力、支持

度存在。有些跟人工黨有關的多角戰，其他政黨一旦碰到它，得票率都會崩潰。

另外一個不是變化，但這次看得很明確，就是黨機器在選舉中的作用相當重要。以往觀察新加坡選

舉會看造勢活動的人數，或者媒體上的口水戰，往往會忽略非選舉時期政黨在地的動員、紮根。這

https://www.zaobao.com.sg/specials/singapore-general-election-2025/dashboard


次工人黨和PAP的表現就看出，是兩個黨機器最成熟的政黨。

2024年11月24日，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黨大會，資政李顯龍卸任黨秘書長一職，結束其20年的最高領導職務，為總理黃循財接任鋪路。圖為二人一同出席黨大會握手。攝：

Singapore Press via AP/達志影像

黃循財何以接班？

端：黃循財並不是從一開始就在4G（新加坡第四代領導人）中被看好的人物。被看好的王瑞傑

2011年請辭後，黃才成為繼任總理。王的離開、黃的繼任，是怎麼來的？黃是如何得到李顯龍或

4G的賞識的？

莊：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因為除了行動黨高層之外，沒有人曉得。新加坡政治，尤其是人民行動

黨，透明度還有待加強。

（當然）他們是有一個過程。之前一個比較資深的PAP黨員、就是前黨主席許文遠，去跟不同的黨

高層接洽，之後就產生了一個答案——把黃循財推出來做秘書長，後來當總理。可是產生過程其實

沒有人曉得。

黃循財（對大眾）也不是一個陌生人物。他可能是比較沒有自己特色的一個政治人物，他就是一個

技術官僚，可是在被指定為接班人之後，黨機器跟新加坡的媒體就大力去做宣傳，讓他在社交媒體

上彈吉他、唱歌，他這方面相當拿手；讓他顯得比較人性化。雖然說他自己的政治主張到現在為止

也不是特別清楚。

他可能是代表黨比較開放的一部分，可是沒有辦法證實，只是傳言。最終他還是代表行動黨和行動

黨的利益。

端：這位技術官僚在疫情時是一個救火的角色，這幾年他其實做（對）了什麼？

莊：他負責整個防疫的工作，曝光率很高，最終疫情也是處理不錯，所以新加坡選民對他有一定的

正面印象。

端：吉他之外，我看到一些宣傳也很強調他組屋出身。

莊：他是組屋出身是沒錯，可是也不只是他啦。應該是說黨機器希望強調他這個非精英的背景，因

為他們了解到太過強調精英對一些選民來說比較難接受。可是黃循才雖然說是組屋出身，中學比較

普通，可是他高中相當精英，最後也是拿了政府獎學金出（美）國唸書，所以說他始終還是一個精

英。

端：相較於李顯龍，黃的身段及策略如何？對他的支持率是否也意味著「去李」穩定落地？



莊：這次的選舉結果當然是給黃循才一定的肯定，不過不曉得是這個環境造成的選舉結果，還是黃

循才本人。因為在這個不穩定的環境下，選民可能比較希望支持他熟悉的政黨，所以政治魅力的

話，我現在很難看出來。

所以也很難判斷說，對他的支持是不是「去李」，尤其他沒有很明確的政治主張。

2025年5月1日，新加坡總理兼人民行動黨秘書長黃循財在新加坡大選前的黨夜集會上向支持者揮手致意。攝：Suhaimi Abdullah/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像他講的，新加坡最主要的挑戰來自於中美貿易戰，國際政治上的不明確性給新加坡帶來衝擊。可

是他一直沒有提出自己的一個方針：我們新加坡應該怎麼去面對？直到四月多，他稍微提到一點

說，新加坡在經濟方面需要更多元化，國際合作上需要找更多的夥伴。這個當然是個比較大的概

念，實際上希望怎麼去落實也還沒講清楚。

所以基本上就是，他分析事情的能力是有的，可是在分析之後要怎麼去處理，那個就可能比較不清

楚。

端：選前是不是有種危機感被營造出來？

莊：對對，我講的不確定就是這樣。黃和主流媒體一直強調「不確定性」、「危機感」，因為新加

坡選民經常在看到不確定或者感到威脅的時候，會選擇他們認為安全的穩定牌，那就是PAP。所以

政黨未必做了一些特別的事情，只不過選民就是常常見到他在選區裏，就覺得能見度很高。為什麼

工黨的選票也沒有下滑？基本上也是受到這個氣氛的影響。

端：「危機」似乎是新加坡立國以來比較常用的一種論述。在2022年交棒給黃後，李顯龍曾在臉書

上說，領導的權力並不是「繼承」的，而是要由每一代領導人物爭取（earn）而來；黃當選後也強

調集體決策、強調「傾聽」。這些說法有反應PAP內部的什麼變化嗎？

莊：其實PAP長期都說要聆聽選民的，從李顯龍、吳作棟時期就是這樣子講。但是不是真的這樣，

我也很難說。「集體決策」也是從吳作棟時期就有這說辭。政治人物反正會說他的那一套，實際上

是不是這樣子做也沒人曉得。



2025年5月3日，新加坡大選集會區，人民行動黨（PAP）的支持者正在等待大選結果。攝：Edgar Su/Reuters/達志影像

選民與變化

端：那PAP的執政風格，這些年會有顯著的變化嗎？

莊：顯着的變化是，至少在一些行為上，PAP可能會比較收斂。以前它對對手會更粗暴一些，現在

可能發現他有些過分的時候，選民、尤其是新一代選民會比較難接受。

端：新一代選民還是會對執政黨有些影響？

莊：對，雖然PAP不會失去政權，不過他們還是覺得選票是一種肯定。

這一次的選舉結果，可能是選民比較想要一個穩定政治，或者希望維持現狀。整個選舉過程中，

PAP對對手的攻擊力度有明顯減少。2020年攻擊很激烈，有一些反彈，這次可能就學了要避開。

端：剛才說到選民對經常出現在區裏的候選人比較有印象，長期深耕社區是否很重要？

莊：對，特別是非選舉時期的紮根。前進黨也試圖這樣做，但並不成功；另外比如民主黨，一直是

比較進步的思維、打進步牌，可是很明顯看到不在社區生根，那麼要得票率高的話，挑戰會比較

大。

基本上，新加坡的組屋制度，是希望每一個社區多多少少人口結構相似，族群、年齡多多少少是蠻

平均的。雖然工人黨在比較年輕或馬來族群多一些的社區得票率相對來說會高一些。



2025年5月3日，新加坡大選期間，工人黨集會的支持者。攝：Suhaimi Abdullah/AP/達志影像

端：族群因素和宗教因素除了在選民結構上有表現，似乎也在選前引發了爭議？還被稱為「外國勢

力介入」？

莊：有，其實這次選舉宗教跟種族的影響挺大的，似乎有一些人希望挑起來，推測或許是一些執政

黨的側翼或者附屬組織做。不過我們沒有辦法直接觀察。

首先是，選舉開始前夕，其中一位新加坡籍、但在馬來西亞工作的回教士就說，他跟工人黨的候選

人見過面，提出了一些政治主張，用了一些比較曖昧的說法，讓人感覺工人黨同意了他的主張。可

是其實，工人黨是跟一群宗教領袖見面，包括這位教士，這位教士也確實有拿出他的主張和要求，

不過工人黨沒有回應。

比較保守的回教士是長期認為PAP輕視回教團體的，當然PAP會拒絕這種說法。而這個事件後，有

一個比較挺PAP的臉書頁面，就開始渲染這個事情，指工人黨刻意挑起族群和宗教因素來打選戰。

工人黨否認這個狀況，因為在新加坡，這樣做會面對一定的法律制裁。這個臉書頁面似乎是想利用

民間懷疑回教組織的情緒，來挑起對工人黨的反對。

另外就是以色列加沙行動的影響。新加坡回教徒跟全世界回教徒一樣，會比較同情巴勒斯坦，這次

就連很多非回教徒的年輕人，也覺得以色列非常過分，前一年半左右，有些年輕人相當積極推新加

坡政府改變對以巴問題的立場，包括正式承認巴勒斯坦。

有一位工人黨候選人在講政見時提到，以前他曾跟PAP講不要擁護以色列的問題，但沒有怎麼被理

會，可是他跟工人黨討論之後，工人黨確實在國會上有提起、發問。所以他覺得工人黨比較願意去

回應民衆的訴求。而工人黨的選綱中也有寫承認巴勒斯坦。結果這位候選人被很多親PAP的網民攻

擊，說他只關注外國議題、加沙議題。（這種攻擊）似乎也是想讓其他新加坡選民對他和工人黨產

生恐懼。



2025年4月28日，新加坡大選前工人黨支持者的集會。攝：Edgar Su/Reuters/達志影像

還有一個是，民主黨在某個集選區的選舉造勢中，一個華籍的候選人討論南亞裔的隊友時，用了一

些帶有種族歧視味道的言語。他自己沒有意識到嚴重性，隊友聽到就比較難接受，當場也有講出

來，事情鬧得比較大。這位印度南亞裔民主黨參選人，後來在一個造勢場合談到這件事，台下有聽

眾給反應，但這個聽眾到底是支持他的還是來搞事的，身分也被民間討論和懷疑。

這些事件就凸顯了新加坡社會對少數族裔還是帶有一定的歧視。雖然說新加坡強調多元種族文化，

可是對於長期存在的歧視問題也沒有面對。在尤其是華裔群體中存在的歧視都還有待處理。

端：這種現象有比以前更嚴重嗎？

莊：我覺得沒有比以前更嚴重，甚至可以說比以前要輕，不過現在的年輕人對這些事情會比較敏

感，以前可能就覺得說是理所當然的、也不去追究，現在就比較容易被批評。

年輕一點的、40歲和以下的選民的政治意識會比老一點的選民要高，對於一些人權、民主的議題敏

感度比較高。其實從疫情開始，社會上就產生了一比較明顯的摩擦。當時新加坡官方媒體 《聯合早

報》就有一些投稿，講什麼南亞裔的人的衛生習慣不好，（這種言論）當時也被批評。還有一些年

輕人推動職場反歧視。雖然也有爭論啦，比如哪些「少數」應該得到保護，性少數算不算？

那股比較強的保守勢力也來參與爭論，但從這些過程可以看到一些磨合在慢慢發生、醞釀。



2025年5月2日，新加坡中央商務區的遊客。攝：Vincent Thian/AP/達志影像

端：所以你說年輕選民不僅更願意表達意見了，而且也願意把票投給反對黨。

莊：對。

端：一直講到選民對外部環境有不確定感，其實最重要的就是新加坡在中美之間的站位了。有分析

指黃循財想要更主動，你對此如何觀察？

莊：黃循財說新加坡有主動的能力，但怎麼展現比較不清楚。

新加坡從獨立前到現在，成功在於它可以當一個經濟樞紐、中間人，難聽一點是個「買辦」，就是

可以從不同地方吸取服務或技術，然後從北美歐洲這些發達經濟吸取投資，再把這些資金技術轉

換、生產，再跟周邊國家（包括中國）進行貨品貿易。它是一個整個生態，而它最後服務的市場，

仍然是北美、歐洲發達經濟體。

在中美關係比較緊張的情況下，最終的市場跟中間的市場——就北美、歐洲跟中國——彼此的貨品

需求會減低，影響到服務、投資的需求。所以新加坡現在最需要的是在經濟結構上做一個轉型。那

怎麼去轉型、轉型成什麼樣子，就是黃循財現在需要給新加坡國民的一個願景。

可是現在還沒有很清楚的方針，所以大家還在期待他要帶領新加坡到什麼地方。我們應該往哪個方

向走，還在期待黃循財提出來。


